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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理论视角下《代李敬业讨武曌檄》

的林语堂翻译研究
吴莹瑶  白植坪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摘　要：本文运用语境理论，探讨了林语堂在其代表作《武则天传》中翻译《代李敬业讨武曌檄》的策略。首

先，概述了语境理论的三个维度：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际层面。然后，按照这三个维度剖析了林语堂的翻译方

法。研究发现，林语堂不仅精准捕捉了原文的风格和语气，还巧妙地重建了语用意图，并在处理文化典故时恰如其

分地考虑交际需求，从而实现了与原文在功能效果上的对等。这充分展现了其扎实的翻译理论功底和出色的翻译技

巧。本研究为应用语境理论分析翻译提供了范例，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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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境在翻译研究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英国学

者哈蒂姆和梅森根据语篇分析理论，首次系统地将

“context语境”定义为交际语境、语用语境和符际语

境三个维度[1]。这为研究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提供了一

个多维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指导下，翻译不再是简单

的语言转换，而需兼顾作者的语用意图、受众的认知环

境等多方面因素，从整体视角判断如何重构原文语境。

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判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

语境差异，采取适当策略，在目标语言中重构出尽可能

接近原文语境效果的译文。语境考量使翻译成为一个整

合语义、语用、认知、文化诸多因素的复杂决策过程。

运用语境理论指导翻译实践，可以大大提高翻译质量，

使译文更贴近原作的意图和效果。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翻

译家、语言学家，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林语堂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精通

英语，因此在中文和英文创作方面均有建树。在中文创

作上，他提倡“幽默文学”，开创小品文风格，对中国

现代文学影响深远。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幽默，深受读者

喜爱。在英文创作上，林语堂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哲学和

传统文化，代表作为《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

深受欧美读者的欢迎。

在翻译领域，林语堂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国古典文学

精品翻译成英文，如《兰亭集序》《浮生六记》等的翻

译，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为世界所重视。林语堂通过

自己出色的英文著作和翻译作品，架起了连接中西方的

桥梁，使中国传统文化为国际社会所重视。他以自己的

学术贡献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是一位杰出的

文化使者。

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可以提供宝贵的语境翻译策

略。目前学界对林语堂翻译研究主要从文化视角出发。

例如，王少娣[2]从跨文化视角研究了林语堂的翻译思

想，而张季红[3]则从文化态度的角度探讨了他的翻译策

略。此外，朱赛妮[4]从语篇可接受性角度分析了《浮生

六记》的英译本。但是鲜有学者系统地从语境角度研究

林语堂的翻译作品。语境对翻译策略选择有重要影响，

翻译必须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境差异。本文旨在

运用语境理论，从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际层面等维

度深入剖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揭示不同语境下林语堂

的翻译策略。通过语境翻译策略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理

解林语堂翻译作品的艺术魅力，并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

大背景下，积极推进语境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1.语境理论介绍

语境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文本分析框架，为理解原文和翻译

文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根据哈蒂姆和梅森的理

论[1]，文本语境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剖析：

一是交际层面（Communicative Dimension）。它

涉及作者在创作文本时所嵌入的交际环境，这一层面主

要涵盖三个关键方面：话题领域、交际模式以及交际关

系。话题领域指的是文本试图传递的核心主题；交际模

式则指涉口头或书面等不同的表达方式；交际关系则描

述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的社会层面的联系。明确这

些方面，能够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效地重现原文的

社会交际背景。

二是语用层面（Pragmatic Dimension）。它关注

作者在文本中所希望实现的语用目标，如传达特定情

感、表明立场或做出决策等。洞察原文的语用环境有助

于揭示作者的真实意图和目的。



231

阅读与写作

三是符际层面（Semiotic Dimension）。它从符号

学的视角出发，关注文本中的结构，包括词汇与语法的

关系、词义以及语用的互动等。

这三个分析维度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交际层

面为文本提供了基础背景，语用层面在此基础上施展语

用功能，而符际层面则提供了实现这一语用功能的语言

符号工具。在进行翻译时，译者必须全面考量这三个层

面，以在目标语文化中构建出最为贴切的文本语境，这

是实现高质量翻译的关键。

语境理论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但我

们也应认识到，语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翻译过

程中，翻译者面临的不仅是语言语境的转换，还有复杂

的社会文化语境。不同时代、不同阶层都有其独特的社

会语境。此外，个人认知和心理也会形成独特的语境。

因此，翻译者在运用语境理论时，还需充分考虑这些更

为复杂的语境差异，不能简单地等同语言语境和社会语

境。我们需要在语境理论指导下，继续深入研究翻译中

这些复杂语境的互动及其对翻译决策和效果的影响，以

推动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

2.语境理论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分析

在本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林语堂对骆宾王《代李

敬业讨武曌檄》的翻译，并从语境分析的角度，精细审

视林语堂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一、交际层面分析

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曌檄》是一篇力图揭露武

则天迫害罪行并表达坚决讨伐其统治的檄文。该文在交

际语境上展示出鲜明的特色，话题领域集中于对武则天

暴行的详细描述，明确指出了讨伐的正当性，整体充斥

着控诉的情绪。在交际模式上，这篇檄文采用了典型的

政论文体，意在通过书面文本向读者传达一份庄重而有

力的政治宣言。就交际关系而言，檄文立场坚定、语气

尖锐，体现了作者作为起义军领袖对武则天行径的严厉

谴责。

林语堂在翻译这篇檄文时，准确捕捉了原文的语体

和语气。他巧妙地选用了一系列带有强烈褒贬意味的词

汇，如“vile”（卑鄙的）、“ended up”（最终沦

落）、“befouled”（玷污）。这些词不仅增强了文本

的控诉语气，而且再现了原文的强烈情感。此外，林语

堂还选用了“descendant”（后裔）、“debt”（债

务）、“victory”（胜利）等词汇，巧妙地凸显出了

一种不屈不挠的气韵，有效传递了作者反抗武则天政权

的坚定政治立场。“descendant”（后裔）一词，突出

了作者作为唐朝宗室后裔对唐朝的忠诚，同时也表明了

作者有义务起义讨伐篡位者，维护正统继承人的利益。

这一译文选择恰当地体现了原文强调作者身份和义务的

语调。林语堂还采用了大量褒扬义军实力的词汇，如

“fleet”、“gleaming steel”等，突出了作者对义

军必胜的信心。这不仅传达了原文鼓舞士气的目的，也

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政治态度，即确信武则天注定失败。

另外，林语堂采用短小精悍的语句，大量使用并

列结构，如“She killed her sister and butchered 

her step-brothers；she assassinated the king and 

poisoned her mother.”这增强了文本的节奏感，与原

文的激昂语气形成呼应。林语堂灵活运用交际模式上的

翻译策略，成功传达了原文作为一份政治宣言所蕴含的

强烈情绪。林语堂通过对政论体文风的精准把握，使得

翻译作品在风格和语气上与原文高度吻合。

总的来说，林语堂的翻译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转

换，更重视交际语境的精确重构。他的翻译策略为理解

原文的语用意义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语用翻译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使得这篇檄文的英文译本不仅忠实于原文的

内容，更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原文所蕴含的情感张力。

二、语用层面分析

从檄文中，我们可以辨识出两个主要的语用意图：

首先是揭露并强烈指责武则天的罪行。在原文中，作

者详细陈述了武则天的恶行，以此煽动民众对她的憎

恨，并为即将到来的义军讨伐行动造势。在翻译这一部

分时，林语堂恰如其分地选用了“vile”（卑鄙）、

“thieves’ brood”（盗贼之后）等充满负面情绪的

词汇，这些选择有效地强化了对武则天的斥责。

其次，檄文旨在表达一种坚定的讨伐决心，并起到

战争宣传的作用。原文通过宣扬举义的正义性和描述军

队的强大实力，传达了必胜的信心。在林语堂的翻译

中，“descendant”（后裔）、“indignation”（愤

怒）、“irresistible”（不可抵挡）和“roar”（怒

吼）等词汇都极力表达了作者的坚定决心和战斗意志。

林语堂增加了“plot”（密谋）一词描述武则天“阴

图”皇室的覆灭，以增强她险恶用心的语用意味；同时

使用“orphans”（孤儿）一词描绘皇子的困境，以唤

起读者的同情，达到语用层面的宣传效果。

除了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再现，林语堂在翻译技巧

上也进行了细腻的雕琢。例如，他巧妙地将原文中

的陈述句转化为反问句，比如“Alas! Where is Ho 

Tsemeng’s voice of protest? Where are men like 

Ju Shihou gone?”，这样的转换加强了对当时形势失

望和不满的情感表达。



232

阅读与写作

总结来看，林语堂的翻译不仅在语言上精准捕捉了

原文的语用意图，而且通过巧妙的翻译技巧，增强了文

本的情感色彩和说服力。他的翻译展现了对语用语境的

深刻理解和对原文情感态度的细腻把握，实现了与原

文等效的翻译效果，体现出他在语用翻译方面的卓越技

艺。

三、符际层面分析

在符际语境的处理上，林语堂采取了策略性的手

段。首先，在句法结构上，他对原文进行了转换，并在

必要时增补了主语。鉴于原文中多使用隐含主语的主题

句式，林语堂通过增加如“She”、“Some”等词作为

主语，将原文中的句子转换成了符合英语习惯的主谓句

式。这种策略使得句子结构在英文中显得更加自然。

其次，林语堂在处理原文中那些充满文化色彩的典

故时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审慎。由于原文包含了大量的

历史典故，采取直译方法可能会对不熟悉这些典故的

英文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因此，他选择将一些长句简

化，例如将“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

夏庭之遽衰”这样的句子转化为“Signs are all too 

evident that she is plotting the downfall of the 

Imperial House”，避免了潜在的文化误读，同时又保

持了信息的明晰度。不过，林语堂并非舍弃了所有的文

化元素，他保留了部分典故，如“Hundred Yuehs”是

对“百越”的音译，这样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风格，也

通过发音的相似性为读者提供了识别这些典故的线索。

此外，如“袁君山”这样的人名也被直接保留了下来。

林语堂作为一位深谙中西文化差异的翻译家，在符际语

境的处理上展现了娴熟的技艺。他在传递原文的语用意

图与满足目标语言读者的认知习惯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

衡，这不仅体现了他的翻译技巧，也展示了他扎实的翻

译理论功底。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林语堂在翻译《代李敬业讨

武曌檄》时，从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际层面等多

个角度全面考量了原文语境的特征，并采取了多种翻

译策略来重构文本。在交际语境层面，林语堂准确捕

捉了原文的语体和语气特征，采用了与原文类似的正

式而强硬的政论语体，保持了原文的控诉语气，成功

地传达了原文的政治立场和情感态度。在语用语境层

面，林语堂高度关注原文的语用意图，即揭露武则

天的罪行和表达讨伐的决心。他使用了“thieves’ 

brood”、“irresistible”等词汇以加强谴责的力

度，运用了反问句增强了失望和义愤的情绪，使用了

“descendant”“indignation”等词汇渲染义愤，从

而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语用意图。在符际语境层面，林

语堂转换了原文的主题句式，增补主语使其符合英语结

构；简化了部分典故，减轻了读者的阅读难度；同时，

他也适度保留了一些典故以传承原文的文化风格。可以

看出，在这篇檄文的翻译中，林语堂全面考量了语境的

各个层面，灵活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既准确地传达了

语用目的，又顺应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环境。

结语

林语堂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他

的翻译作品展现了对原文语境的细致考量，并运用了

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本文通过《代李敬业讨武曌

檄》的翻译案例，从语境理论的视角剖析了林语堂在

处理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际层面时的翻译方法。

可以看出，林语堂既准确地把握了原文的语体语气，

又成功地重构了语用意图，还兼顾了目标语读者的认

知环境，实现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高度平衡，

达到了与原文在功能效果上的对等。林语堂翻译策略

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其扎实的翻译理论功底，提供了一

个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典范。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语

境理论在翻译分析和评价中的重要性，为未来的翻译

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期待将来的研究

能够将语境理论应用到更广泛的文本类型中，以丰富和

深化翻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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